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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今
年
迎
來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戰
爭
勝
利
七
十
周
年
。
這
是
犧

牲
了
幾
千
萬
鮮
活
生
命
的
含
淚
的
勝
利
。
一
九
四
五
年
五
月

初
，﹁
第
三
帝
國﹂
被
擊
潰
後
，
華
西
列
夫
斯
基
元
帥
率
蘇

聯
軍
隊
遠
東
方
面
軍
一
百
五
十
萬
將
士
出
兵
中
國
東
北
，
粉

碎
日
本
關
東
軍
。
關
東
軍
主
力
和
要
塞
大
多
盤
踞
於
黑
龍

江
，
遠
軍
戰
役
因
此
打
得
異
常
慘
烈
，
一
萬
多
紅
軍
士
兵
獻
出
生

命
，
故
黑
龍
江
的
蘇
軍
烈
士
紀
念
碑
格
外
多
。

我
是
看
着
蘇
軍
烈
士
紀
念
碑
長
大
的
，
它
對
我
的
童
年
和
對
中

俄
︵
蘇
︶
關
係
史
的
認
識
影
響
頗
大
。
我
的
家
最
早
住
在
哈
爾
濱

火
車
站
東
南
一
側
的
春
申
街
二
號
，
為
俄
式
平
房
，
外
牆
厚
兩
層

磚
，
室
內
舉
架
很
高
，
地
板
由
兩
三
米
長
的
長
條
紅
松
木
鋪
就
，

冬
暖
夏
涼
。
從
家
向
西
行
一
個
街
口
便
是
哈
爾
濱
火
車
站
廣
場
。

哈
爾
濱
是﹁
鐵
路
之
城﹂
，
因
十
九
世
紀
末
修
建
中
東
鐵
路
而
迅

速
發
展
，
經
二
三
十
年
變
成
遠
東
國
際
化
大
都
會
。

哈
爾
濱
火
車
站
廣
場
中
央
高
聳
着
一
座
蘇
聯
烈
士
紀
念
碑
，
碑

的
尖
頂
上
是
一
顆
紅
色
五
角
星
，
很
遠
便
可
以
看
到
。
小
時
常
去

紀
念
碑
前
玩
耍
，
對
蘇
軍
出
兵
東
北
打
小
日
本
印
象
十
分
深
刻
。

紀
念
碑
碑
座
下
經
常
有
等
車
的
過
往
旅
客
或
曬
太
陽
，
或
聊
天
。

俄
式
老
火
車
站
坐
北
朝
南
，
迎
面
就
是
一
條
有
名
的
紅
軍
大

街
，
過
三
個
街
口
便
是
一
個
環
島
，
環
島
中
央
是
著
名
的
一
座
東

正
教
教
堂
，
哈
爾
濱
人
管
它
叫
喇
嘛
台
。
哈
市
的
城
市
規
劃
由
俄

國
建
築
師
設
計
，
以
喇
嘛
台
為
中
心
，
道
路
四
通
八
達
，
呈
放
射

狀
，
像
典
型
的
歐
洲
城
市
。
喇
嘛
台
西
側
是
另
一
座
蘇
軍
烈
士
紀

念
碑
，
碑
身
由
下
向
上
呈
愈
來
愈
細
狀
，
頂
部
站
立
着
兩
位
真
人

大
小
的
紅
軍
雕
塑
，
一
位
是
頭
戴
鋼
盔
的
陸
軍
士
兵
，
一
位
是
身
穿
海
魂
衫

的
水
兵
。
他
們
左
手
和
右
手
分
別
握
着
落
地
的
步
槍
，
中
間
雙
手
托
舉
着
一

個
五
角
星
，
五
角
星
中
間
好
像
是
蘇
聯
鐮
刀
錘
子
旗
。
我
的
小
學
讀
的
是
哈

鐵
六
小
，
每
天
上
學
都
要
經
過
喇
嘛
台
紀
念
碑
。
家
門
口
有
兩
座
蘇
軍
紀
念

碑
，
自
然
對
紅
軍
的
故
事
和
俄
國
歷
史
格
外
感
興
趣
。
冥
冥
之
中
，
我
後
來

選
擇
俄
語
作
為
專
業
似
乎
與
此
有
關
。
可
見
紀
念
碑
這
樣
的
公
共
紀
念
性
建

築
物
對
人
的
思
想
影
響
是
潛
移
默
化
的
，
難
怪
俄
、
美
等
國
都
十
分
重
視
歷

史
紀
念
建
築
的
保
護
，
它
比
寫
在
教
科
書
上
生
硬
的
文
字
更
形
象
，
更
易
為

人
接
受
。

文
革
中
，
中
蘇
關
係
因
珍
寶
島
事
件
而
陷
入
谷
底
，
象
徵
中
蘇
友
誼
的
紀

念
碑
也
受
到
衝
擊
。
記
得
有
段
時
間
，
喇
嘛
台
紀
念
碑
被
腳
手
架
圍
住
維
修

了
好
久
。
後
來
，
哈
爾
濱
火
車
站
廣
場
要
擴
建
，
廣
場
上
蘇
軍
紀
念
碑
被
平

移
到
另
一
個
地
方
了
。
儘
管
當
時
中
蘇
關
係
緊
張
，
但
逢
五
九
勝
利
日
和
中

國
清
明
節
，
兩
座
紀
念
碑
碑
座
前
總
會
有
花
圈
，
敬
獻
者
好
像
是
中
蘇
友
協

和
俄
方
使
館
等
單
位
。
中
蘇
關
係
正
常
化
後
，
烈
士
紀
念
碑
更
被
修
葺
一

新
，
不
僅
成
為
哈
爾
濱
市
的
一
景
，
更
成
為
中
俄
兄
弟
般
友
誼
的
象
徵
。

紀
念
碑
令
我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
碑
身
四
面
的
浮
雕
作
品
，
分
別
反
映
了
蘇

軍
士
兵
衝
鋒
陷
陣
、
坦
克
勇
往
直
前
、
大
炮
萬
炮
齊
轟
等
戰
鬥
場
景
，
謳
歌

了
紅
軍
陸
海
空
軍
出
兵
東
北
，
英
勇
作
戰
的
戰
鬥
功
勛
。
紀
念
碑
碑
身
正
面

的
青
銅
銘
文
更
是
我
學
習
俄
文
的
啟
蒙
教
師
。
銘
文
寫
道
：
為
中
國
人
民
自

由
獨
立
而
獻
出
生
命
的
蘇
軍
英
雄
們
永
垂
不
朽
。
上
中
學
時
，
我
將
俄
文
碑

文
抄
在
本
子
上
，
試
着
對
字
典
翻
譯
。

除
哈
爾
濱
外
，
內
地
長
春
、
瀋
陽
、
大
連
、
張
家
口
和
齊
齊
哈
爾
等
北
方

城
市
都
有
許
多
蘇
軍
烈
士
紀
念
碑
和
烈
士
墓
地
。
據
說
，
蘇
軍
出
兵
東
北
期

間
，
其
工
兵
部
隊
都
隨
軍
行
動
，
每
次
大
戰
役
過
後
，
都
會
將
犧
牲
將
士
的

遺
體
掩
埋
，
建
成
軍
人
墓
地
和
紀
念
碑
。
蘇
軍
曾
解
放
東
歐
和
東
北
亞
大
片

地
區
，
留
下
了
許
多
紀
念
碑
。
近
年
來
，
前
蘇
聯
波
羅
的
海
三
國
和
烏
克

蘭
、
波
蘭
、
捷
克
等
東
歐
國
家
反
共
反
俄
意
識
形
態
佔
主
導
，
大
多
數
蘇
軍

解
放
者
紀
念
碑
被
推
倒
或
移
走
，
這
都
是
對
二
戰
歷
史
的
蔑
視
和
無
知
，
只

會
帶
來
仇
恨
，
而
非
和
平
。

中
國
人
自
古
崇
尚﹁
滴
水
之
恩
湧
泉
相
報﹂
，
俄
羅
斯
人
推
崇﹁
患
難
識
真

知﹂
。
故
此
，
兩
國
人
民
才
心
靈
相
通
，
可
以
克
服
兩
國
關
係
中
的
風
風
雨

雨
。
今
年
中
俄
共
同
隆
重
紀
念
二
戰
七
十
周
年
，
中
國
大
地
上
的
紅
軍
紀
念
碑

將
繼
續
得
到
中
國
人
民
的
珍
視
和
保
護
，
地
下
的
紅
軍
英
雄
們
安
息
吧
！

難忘蘇軍烈士紀念碑

研
究
鴛
鴦
蝴
蝶
派
者
，
不
能
不
提
陳
蝶
仙
，
此

君
作
品
和
名
聲
，
雖
不
及
徐
枕
亞
、
周
瘦
鵑
、
李

涵
秋
、
吳
雙
熱
等
人
，
但
亦
具
才
氣
，
著
作
逾
百

種
，
除
這
身
份
外
，
還
有
一
技
藝
，
相
信
所
有
的

鴛
蝴
作
家
都
有
所
不
及
，
那
就
是
他
的
發
明
頭

腦
。陳

蝶
仙
是
清
末
貢
生
，
別
署
天
虛
我
生
，
早
年
曾
任

杭
州
︽
大
觀
報
︾
編
輯
，
開
辦
過
石
印
局
；
客
居
上
海

後
曾
主
編
︽
著
作
林
︾
、
︽
遊
戲
雜
誌
︾
、
︽
女
子
世

界
︾
等
；
一
九
一
六
年
任
︽
申
報
︾
副
刊﹁
自
由
談﹂

編
輯
、
南
社
社
員
，
大
寫
鴛
蝴
派
小
說
。
這
個﹁
文
人

身
份﹂
名
聲
顯
著
。
想
不
到
一
介
書
生
，
一
次
外
遊
，

一
件
東
西
，
使
他
搖
身
一
變
，
成
了
一
位
工
業
家
。

一
九
一
八
年
，
他
與
友
人
在
海
邊
品
酒
吟
詩
，
無
意

中
見
到
海
灘
上
佈
滿
了
白
皚
皚
的
烏
賊
魚
骨
。
當
時

也
，
日
本
牙
粉
傾
銷
中
國
，
壟
斷
市
場
，
陳
蝶
仙
痛
心

萬
分
，
見
之
靈
機
一
觸
，
利
用
烏
賊
的
魚
骨
，
試
製
牙

粉
，
配
上
其
他
藥
料
還
可
擦
面
；
於
是
開
了
間
家
庭
工

業
社
，
專
門
出
產
、
命
名﹁
無
敵
牌﹂
擦
面
牙
粉
。

陳
蝶
仙
成
了
不
折
不
扣
的
工
業
發
明
家
。

在
包
裝
袋
上
，
陳
蝶
仙
還
利
用
自
己
的
名
字
作
廣

告
：﹁
天
虛
我
生
發
明﹂
；
而﹁
無
敵﹂
，
則
是
上
海
話﹁
蝴

蝶﹂
的
諧
音
；
陳
蝶
仙
名
字
中
有﹁
蝶﹂
，﹁
鴛
鴦
蝴
蝶﹂
是
他

的
拿
手
傑
作
。
擁
躉
莫
不
捧
場
，﹁
無
敵
牌﹂
怎
能
不
走
紅
！

由
可
此
見
，
陳
蝶
仙
文
武
俱
得
，
天
無
虛
其
生
也
。
近
讀
由
國

慶
︽
民
國
廣
告
與
民
國
名
人
︾
︵
濟
南
：
山
東
畫
報
出
版
社
，
二

〇
一
四
年
九
月
︶
，
指
陳
蝶
仙
在
廣
告
宣
傳
上
，
甚
有
策
略
和
心

得
。
他
還
炮
製
一
種﹁
紫
羅
蘭
粉﹂
，
此
乃
塗
身
香
粉
也
，
專
為

周
瘦
鵑
夫
人
胡
鳳
君
特
製
；
周
瘦
鵑
有
屋
曰﹁
紫
蘭
小
築﹂
；
以

紫
羅
蘭
為
名
，
以
名
人
作
招
徠
，
此
粉
自
然
暢
銷
，
陳
蝶
仙
的
生

意
頭
腦
，
確
是
了
得
！

︽
民
國
廣
告
與
民
國
名
人
︾
還
介
紹
了
不
少
名
人
的
廣
告
術
，

甚
為
過
癮
。
如
民
國
成
立
後
，
逃
居
海
外
的
康
有
為
回
到
上
海
，

靠
積
蓄
和
版
稅
租
房
過
活
。
可
是
家
中
食
指
浩
繁
，
包
括
五
位
妻

妾
，
六
個
未
婚
子
女
，
還
有
幾
十
個
僕
人
、
雜
工
，
加
上
新
知
舊

雨
不
時
造
訪
，
寄
居
其
家
者
亦
多
，
康
聖
人
待
之
如
上
賓
，
自
是

捉
襟
見
肘
。
於
是
被
迫
得
亮
出﹁
康
南
海
鬻
書
潤
例
廣
告﹂
，
憑

其
聲
名
，
求
字
求
畫
的
絡
繹
不
絕
，
收
入
遂
增
，
漸
入
富
境
。
惟

他
的
魏
碑
行
楷
書
法﹁
康
南
海
體﹂
，
吾
實
不
甚
欣
賞
也
。

另
如
書
中
讚
賞
張
靜
廬
的
書
刊
推
銷
廣
告
，
我
亦
不
喜
。
書
中

指
他
滿
書
局
做
廣
告
用
空
洞
套
話
的
模
式
，
於
是
結
合﹁
當
時
白

話
文
初
興
文
壇
的
風
氣﹂
，﹁
嘗
試
一
種
通
俗
易
懂
的
文
體﹂
，

可
是
，﹁
通
俗
易
懂﹂
了
，
不
外
使
用
白
話
文
，
卻
嫌
累
贅
，
長

篇
大
論
，
淪
於
推
介
文
字
，
怎
是
簡
而
明
而
精
的
廣
告
！

這
書
印
刷
精
美
，
內
有
不
少
彩
色
插
圖
，
民
國
風
貌
，
名
人
軼

事
，
段
段
寫
來
，
不
少
讀
之
，
饒
有
趣
味
也
。

陳蝶仙營銷有術

遠
東
發
展
主
席
兼
行
政
總
裁
、
永
升
︵
亞
洲
︶
掌
舵
人
、
亞
視
之
父
的
兒

子
邱
達
昌
先
生
形
容
父
親
是
十
全
十
美
的
爸
爸
，
老
父
逝
世
一
個
多
月
來
，

還
未
感
到
他
真
的
離
開
了
。
近
日
他
與
另
外
三
個
財
團
合
組
永
升
︵
亞
洲
︶

申
請
本
地
免
費
電
視
牌
照
，
計
劃
六
年
投
資
卅
二
億
，
我
問
如
果
父
親
知
道

這
決
定
會
有
何
反
應
？
他
毫
不
猶
疑
：﹁
一
定
很
高
興
。﹂

上
星
期
二
晚
上
，
當
大
家
都
聚
焦
翌
日
的
政
改
方
案
之
時
，
消
息
出
爐
引
來

不
少
迴
響
：﹁
股
東
都
喜
歡
低
調
，
以
為
政
改
新
聞
會
蓋
過
所
有
，
原
來
娛
樂

圈
中
事
總
引
起
人
家
注
意
。﹂

星
期
天
早
上
難
得
邱
達
昌
先
生
接
受
小
妹
︽
舊
日
的
足
跡
︾
專
訪
。
本
有
一

連
串
的
問
題
希
望
邱
生
解
答
，
例
如
亞
視
經
營
蝕
入
肉
，
有
信
心
不
會
虧
本

嗎
？
會
接
收
亞
視
的
員
工
和
廠
房
嗎
？
股
東
與
內
地
關
係
密
切
，
可
會
更
多
與

內
地
合
作
？
編
輯
自
主
方
面
如
何
可
做
到
不
偏
不
倚
？
未
來
節
目
的
大
方
向
等

等
，
可
惜
現
階
段
一
切
仍
未
落
實
，
要
等
待
政
府
真
正
發
牌
方
可
作
答
。
不
過

當
談
及
與
邱
德
根
先
生
的
父
子
情
即
如
脫
韁
駿
馬
，
內
容
豐
富
，
溫
馨
又
惹

笑
。
話
說
少
年
達
昌
經
常
到
荔
園
幫
忙
賣
門
票
和
熱
狗
，
眼
見
丁
財
兩
旺
，
立

下
志
願
要
到
最
多
人
口
又
貧
困
的
地
方
，
開
設
同
樣
的﹁
老
餅
遊
樂
場﹂
一
定

好
生
意
。
日
本
大
學
畢
業
後
跑
到
埃
及
去
尋
找
機
會
，
可
是
並
未
落
實
已
被
父

親
召
回
。
實
在
達
昌
在
這
方
面
早
有
經
驗
︱
︱
他
在
十
六
歲
英
國
中
學
畢
業
，

被
父
親
派
往
印
尼
開
發
遊
樂
場
。
當
天
與
公
司
一
名
外
籍
同
事
乘
坐
經
濟
客
位

到
達
，
說
好
接
機
的
人
全
無
蹤
影
。
後
來
才
發
覺
剛
才
頭
等
機
艙
有
紅
地
氈
直
鋪
至
停
機

坪
，
一
支
歡
迎
隊
伍
，
連
副
市
長
也
來
了
，
原
來
就
是
為
了
迎
接
他
們
兩
人
，
官
員
意

外
：
怎
樣
財
團
中
人
不
坐
頭
等
，
更
奇
怪
怎
麼
這
位
邱
先
生
如
此
年
輕
？
幸
好
他
不
負
眾

望
，
在
短
短
七
個
月
完
成
任
務
！

﹁
父
親
常
教
我
們
八
兄
弟
姊
妹
，
做
事
一
定
要
完
成
任
務
，
做
人
要
自
力
更
生
。
當
年

我
抗
拒
活
在
父
親
的
影
子
底
下
，
要
闖
出
自
己
的
路
，
我
跑
到
馬
來
西
亞
做
地
產
。
置
地

公
司
真
的
做
出
了
名
堂
，
成
功
因
素
正
是
採
用
了
父
親
極
反
對
的﹃
專
家
團
隊﹄
。
約
十

年
已
躋
身
當
地
四
大
發
展
商
之
一
，
我
專
誠
邀
父
親
過
去
視
察
，
在
飛
機
上
已
見
到
我
們

的
樓
房
傑
作
。
到
埗
後
他
跟
每
位
專
家
握
手
，
關
上
辦
公
室
門
即
問
我
為
何
要
請
這
麼
多

專
家
，
太
浪
費
金
錢
！
這
方
面
我
跟
他
的
思
想
不
一
樣
，
不
過
在
遠
東
發
展
我
也
遷
就

他
，
因
為
我
感
到
甚
麼
都
不
能
凌
駕
父
子
情
。﹂

邱
達
昌
先
生
很
尊
崇
父
親
，
強
調
老
父
節
儉
自
己
慷
慨
別
人
並
非
孤
寒
，
當
年
荔
園
賺

十
萬
，
他
會
取
去
幾
萬
元
給
仁
濟
醫
院
買
建
材
，
認
為
比
亂
花
費
又
不
肯
作
慈
善
捐
獻
的

人
好
。﹁
我
也
希
望
跟
父
親
一
樣
晚
年
如
常
上
班
、
行
善
和
湊
乖
孫
，
所
以
我
要
努
力
把

公
司
營
運
得
更
好
，
使
我
他
日
無
後
顧
之
憂
。﹂
我
想
一
定
能
達
到
，
因
為
他
最
近
多
了

這
間
好
兆
頭
的
公
司
，
永
升
永
升
，
收
視
升
、
收
入
升
。
不
過
無
論
怎
的
，
預
祝
香
港
早

日
落
實
更
多
免
費
電
視
台
，
此
才
是
港
人
之
福
也
。

溫馨邱氏父子情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午
夜
醒
來
，
如
不
能
馬
上
睡
着
，

便
會
扭
開
收
音
機
聽
深
宵
點
唱
，
這

習
慣
由
多
年
前
聽
港
台
鄧
拱
璧
主
持

的﹁
輕
談
淺
唱
不
夜
天﹂
開
始
。
後

來
午
夜
睡
不
着
，
會
開
電
視
看
粵
語

長
片
，
不
過
現
在
深
夜
都
不
播
這
些
，
又

怕
電
視
傷
眼
，
於
是
又
聽
起
收
音
機
來
。

現
在
多
聽
商
台
的
﹁
一
切
從
音
樂
開

始﹂
。

時
下
的
深
宵
點
唱
節
目
，
比
以
前
進
步

得
多
。
上
一
輩
的
唱
片
騎
師
，
一
做
深
宵

節
目
就
變
得
氣
若
游
絲
，
聲
音
恍
似
俗
語

說
的﹁
隔
夜
油
炸
鬼﹂
，
軟
綿
綿
沒
勁

也
。
現
在
的
主
持
人
已
不
會
這
樣
，
即
使

在
深
宵
，
音
量
和
語
調
也
輕
快
跳
脫
一
如
日
間
，
雖

然
還
未
至
於
凌
晨
播
重
金
屬
搖
滾
。
以
前
的
通
宵
節

目
也
會
接
聽
眾
的
點
唱
電
話
，
現
已
用
面
書
取
代
，

在
網
上
實
時
書
寫
對
話
，
主
持
人
即
時
讀
出
，
非
常

爽
快
，
不
用
再
忍
受
聽
眾
打
進
來
的
嘮
叨
電
話
。

其
實
面
書
等
社
交
媒
體
已
顛
覆
了
傳
統
的
點
唱
模

式
，
別
說
已
沒
人
再
寫
信
點
唱
，
連
電
話
點
唱
也
愈

來
愈
少
，
反
映
了
人
們
不
愛
講
只
愛
寫
絮
絮
語
的
潮

流
。
點
唱
節
目
也
早
因
互
聯
網
而
全
球
化
，
在
面
書

留
言
點
唱
的
不
少
是
外
地
華
人
。
香
港
的
深
宵
，
在

歐
美
或
是
日
光
日
白
，
正
上
班
上
學
，
暗
暗
在
千
里

外
點
唱
，
在
網
上
跟
主
持
人
有
一
句
沒
一
句
閒
聊
，

又
可
聽
歌
，
神
不
知
鬼
不
覺
，
蠻
刺
激
的
。
點
唱
網

友
的
名
字
都
很
好
玩
，
有
些
更
是
常
客
，
比
如
有
個

叫m
im
i-m
om
o

的
，
大
概
是
磨
磨
蹭
蹭
的
意
思
，
真

如
見
到
一
個
慢
條
斯
理
、
優
柔
寡
斷
的
人
楞
楞
的
傻

樣
。
由
於
節
目
時
間
長
，
每
晚
至
少
三
至
四
個
小

時
，
主
持
人
多
會
弄
個
主
題
，
比
如
七
十
年
代
英
文

歌
、
八
十
年
代
由
日
本
歌
改
編
的
廣
東
歌
等
。
有
時

遇
上
巨
星
忌
辰
，
又
會
來
個
張
國
榮
或
梅
艷
芳
專
輯

甚
麼
的
，
其
實
事
前
的
準
備
工
夫
真
不
少
，
而
且
聽

眾
很
多
都
是
那
個
年
代
走
過
來
的
，
對
年
份
、
歌

名
、
原
唱
人
等
資
料
都
很
熟
，
主
持
人
講
錯
了
，
面

書
上
立
刻
有
人
會
指
出
來
，
所
以
跟
做
日
間
節
目
一

樣
馬
虎
不
得
。
比
起
某
些
接
受
聽
眾
來
電
、
但
翻
來

覆
去
只
懂
叫
人﹁
開
開
心
心﹂
的
點
唱
節
目
，
深
宵

點
唱
實
在
扎
實
有
趣
得
多
。

深宵點唱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多
年
來
對
於
自
己
選
擇
旅
遊
的
地
方
，
不
外
乎
日
本

和
台
灣
，
當
然
還
有
每
年
回
到
北
美
洲
探
望
屋
企
人
的

加
拿
大
及
美
國
。
但
近
年
韓
國
的
娛
樂
事
業
非
常
蓬

勃
，
也
帶
動
了
當
地
的
旅
遊
業
高
速
發
展
，
所
以
很
多

人
也
開
始
選
擇
到
這
個
地
方
旅
遊
，
看
看
有
沒
有
機
會

遇
上
欣
賞
的
偶
像
，
找
尋
拍
攝
劇
集
的
場
景
回
味
一
番
，
甚
至

希
望
選
購
一
些
潮
流
服
飾
，
追
逐
韓
風
做
個
潮
人
，
不
得
不
讚

韓
國
政
府
每
年
投
放
這
麼
多
的
資
源
給
當
地
的
娛
樂
圈
發
展
，

用
這
種
軟
性
的
方
法
去
令
遊
客
到
當
地
旅
遊
，
絕
對
成
功
。

但
自
己
一
向
不
大
留
意
那
些
藝
人
拍
過
什
麼
電
視
劇
集
或
唱

了
什
麼
歌
曲
，
但
這
種
力
量
不
知
不
覺
地
使
自
己
也
受
到
感

染
，
上
個
月
終
於
決
定
到
這
個
地
方
看
一
看
，
了
解
他
們
成
功

之
處
在
於
什
麼
？

但
發
現
七
天
的
行
程
，
走
在
街
上
，
接
觸
到
的
大
多
數
也
是

護
膚
品
店
舖
，
而
且
不
斷
有
很
多
售
貨
員
大
力
向
你
推
銷
他
們

的
產
品
，
雖
然
我
對
於
這
些
產
品
沒
有
多
大
的
興
趣
，
覺
得
有

點
煩
，
但
經
過
身
邊
的
朋
友
推
介
之
後
，
我
也
買
了
一
點
嘗

試
。
從
前
只
會
用
日
本
護
膚
品
的
我
，
發
現
這
個
地
方
的
產
品

質
素
原
來
已
經
提
升
了
不
少
，
而
且
感
覺
也
不
錯
。

說
到
他
們
的
成
功
，
我
發
現
了
一
個
重
要
的
點
，
無
論
我
去

到
什
麼
樣
的
店
舖
購
物
或
是
到
一
些
餐
廳
吃
東
西
，
總
會
有
一

個
或
以
上
的
店
員
懂
得
說
流
利
的
普
通
話
，
甚
至
在
一
些
遊
客
必
到
的
地

方
，
例
如﹁
明
洞﹂
，
街
上
便
會
遇
到
一
些
穿
着
紅
色
衣
服
的
旅
遊
諮
詢

員
，
手
上
拿
着
街
道
圖
，
說
得
一
口
流
利
普
通
話
，
令
到
你
無
論
想
到
什

麼
地
方
，
只
要
找
到
他
們
，
便
可
以
為
你
解
決
問
題
，
這
一
點
是
絕
對
聰

明
的
方
法
。
而
且
近
年
有
很
多
國
內
的
遊
客
到
這
個
地
方
旅
遊
，
有
同
聲

同
氣
的
服
務
員
在
街
上
幫
助
，
感
覺
也
是
很
親
切
，
對
選
購
產
品
也
變
得

十
分
樂
意
，
相
得
益
彰
。

旅
程
當
中
，
曾
經
光
顧
一
間
小
店
，
吃
吃
當
地
的
傳
統
韓
式
料
理
，
雖

然
餐
廳
內
只
有
三
張
枱
，
屬
於
自
家
式
的
經
營
，
店
內
只
有
兩
個
年
近
七

十
歲
的
服
務
員
負
責
。
聽
着
她
們
說
着
流
利
的
韓
語
，
我
便
用
英
語
問
她

們
有
什
麼
東
西
可
以
介
紹
，
其
中
一
個
婆
婆
反
用
了
很
流
利
的
普
通
話
跟

我
對
談
，
而
我
便
使
出﹁
八
卦﹂
的
心
態
，
問
她
為
什
麼
懂
得
說
普
通

話
，
她
說
：﹁
我
本
身
是
個
中
國
人
，
但
三
十
幾
年
前
來
到
這
裡
生
活
，

雖
然
自
己
年
紀
不
小
，
但
原
來
這
個
地
方
的
店
舖
是
很
需
要
懂
得
說
普
通

話
的
員
工
，
所
以
我
在
這
裡
一
直
做
了
三
十
多
年
時
間
。﹂

說
到
這
裡
，
我
終
於
明
白
韓
國
的
旅
遊
業
為
什
麼
這
麼
成
功
，
他
們
看

中
了
旅
客
大
多
數
都
是
中
國
人
，
所
以
對
症
下
藥
，
造
就
了
一
些
懂
得
說

韓
文
的
華
人
在
這
裡
工
作
及
生
活
。

你
有
沒
有
發
現
，
現
在
無
論
去
到
哪
裡
旅
遊
，
也
有
中
國
人
的
足
跡
，

其
他
國
家
想
分
一
杯
羹
，
不
妨
參
考
韓
國
政
府
對
旅
遊
業
的
安
排
。

韓國旅遊業的成功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昨天整理抽屜，不小心將一摞文件掉在了地板
上。幾許塵埃飄散出來的同時，有一葉紙落在了
一旁。我撿過來一瞅，兩指寬的報紙的一個邊
角，類似於編輯用來補白的小短訊。但是，題目
有點不一般：約旦一孕婦遭「榮譽謀殺」。
內文很短，類似微博。所以，不妨全文抄錄下
來：
據澳大利亞媒體14日報道，約旦警方14日發現
一名被燒焦的孕婦屍體，其生前遭割喉，腹部被
剖開露出4個月大的胎兒。警方稱，這顯然是一
起「榮譽謀殺」案。案件正在調查中。謀殺在約
旦通常被判死刑，但涉及「榮譽謀殺」，法庭通
常會對犯罪者免刑或減刑。榮譽謀殺是指兇手謀
殺家庭成員以達到挽回家族榮譽的目的，受害者
幾乎都是女性，被殺害的原因主要是「失貞」和
「不檢點」。約旦每年約有15到20名女子被「榮
譽謀殺」。
這片報紙殘頁，大概是我某天讀報紙的時候有
意裁下來，備作資料的。可以想像，當初讀到這
則消息時我內心的震動。這驚悸不安在我再次讀
到時依然，恐怕還更強烈一些。因為，就在前一
個小時，我剛剛看了話劇《貴婦還鄉》。
《貴婦還鄉》是瑞士劇作家迪倫馬特的名劇。
說的是歐洲一座小城裡，有個青春少女克萊爾，

她熱情，美麗，有一頭迷人的紅頭髮。她和青梅
竹馬的少年伊爾相愛，並偷嘗愛情的禁果。他們
在樹林裡野合，在倉房裡幽會，甚至偷了馬鈴薯
送給小城裡的一個可憐的寡婦，只為了能借她的
房間來約會。然而，讓克萊爾沒有想到的是，她
懷孕了，她的心上人卻要和別的女人結婚。只因
為那個女人有一家雜貨店做陪嫁。她不甘心受
辱，和伊爾鬧上了法庭，想要討回一個公道。但
是，伊爾買通了兩個酒鬼，只以一瓶白蘭地的代
價，就讓這兩個人做了假證，說克萊爾生性放
蕩，也與他們媾和，腹中孩子的爸爸不知道是
誰。
克萊爾成為小城傷風敗俗的化身，她被逐出了
這個城市。幾十年過去了。小城破舊淪落，人人
失業，家家飢寒交迫。就在這時，已經成為億萬
貴婦的克萊爾回來了。她帶來了十億元的大支
票，同時也帶回了一口棺材。她放言出去，她要
拿這十億元換回當年初戀情人伊爾的小命。她
說，她要討回一個公道。
當然，克萊爾最後討回了公道。小城裡的人個

個開始賒賬，消費那筆人人有份的大支票，連伊
爾的妻子兒女都在買華服豪車，並不把伊爾的安
危放在心上。伊爾感受到了死亡的陰影一日一日
壓迫過來。他終於也嘗到了眾叛親離的滋味。他

只求速死。終於，小城再次開庭，眾望所歸，伊
爾被判死刑。
這部話劇的初衷也許只是想演繹金錢萬能的道

理。可是，我卻一直把疑問放在克萊爾被放逐的
那一個節點上。小城的人難道不知道，幾十年
前，他們已經把那個天真爛漫的克萊爾謀殺掉
了。被眾人拋棄，背負「失貞」和「不檢點」惡
名的她，淪落為妓女，孩子出生後也在貧病中夭
折。她能夠僥倖成為貴婦，只是因為她有一頭漂
亮的紅頭髮。那個大佬看上了她的紅頭髮，娶了
她，過世後留給了她巨額資產。
劇中說，有一次飛機失事，她醒來後發現自己
肢體殘缺，她現在是全身做過多處手術的「鋼鐵
俠」。而她的心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是石頭般冰
冷堅硬的了。因為，年輕單純的她，飽嘗了同為
人類所能給予的最大惡意和不公。所以，當她一
旦有能力以牙還牙，以惡制惡的時候，她一定不
會手軟心軟，放棄復仇的機會。
不過，她還是幸運的。因為，她並沒有如約旦
每年死於「榮譽謀殺」的那幾十個「不貞」、
「不檢點」的女孩，被割喉，被剖腹。而且，說
起來，命運終究是眷顧她的。在有生之年，她還
可以回到曾經的受難之地，正大光明，堂而皇之
地尋求一個「公道」。
問題是，她真的得到了她想要的所謂的「公

道」了嗎？當初審判她有罪的人，今天又審判了
伊爾有罪，並且是死罪。而她是推動這場「榮譽
謀殺」的主謀，這次，她是真的有罪了。

所以，我在想，被自己的父親或者兄弟殺死的
那些女孩，其實是死於眾人的「默許」。一個不
良社會，動刀子實施謀殺的只是一個人兩個人，
而眾人的默許，才是奪取那些年輕無助被侮辱被
傷害的女孩性命的關鍵，或者說是幕後勢力吧。
就拿伊爾的死來說，劇中，當十億元的賞錢下

達之後，一開始，以當地小學校長為首的小城居
民，還有一點猶豫，在公道和金錢之間掙扎。因
為，他們知道，即使是伊爾錯了，也不至於是死
罪。但是，在飢餓的壓迫下，在貪婪人心的誘惑
之下，校長他們都動搖了，妥協了。幾乎每個人
都穿着賒來的新皮鞋，自覺自願地跑到伊爾的雜
貨舖告訴他，是你錯了，當年你不該那樣對待一
個純潔的少女。你應該去死！
所謂榮譽謀殺，也就是殺給別人看的。為了某
一個看得見或者看不見的群體利益或者偏見，而
主動或者被動採取的謀殺。所以，伊爾的妻子和
兒女也都假裝正義在肩地拋棄了自己的丈夫和父
親。所以，約旦的那些被社會稱為「不貞」和
「不檢點」的女孩們的父親和兄弟，拿起了屠
刀。
而這些死於非命的女孩子們，她們再也沒有力
量為自己贏得翻身喊冤的機會。再沒有機會像克
萊爾那樣，僥倖獲得足夠多的金錢，為自己生命
的尊嚴，作出一次有力的反擊。當然，善良的她
們或許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在祈禱。她們睜大驚
恐的大眼睛在心裡說，上帝啊，饒恕他們吧，因
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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